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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低技能劳动力
职业转换吗？∗

原　 新　 　 王丽晶　 　 方守林

【内容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就业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迎来新的契机。 基

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

转换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数字

经济发展对农业户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就业效

应和收入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能力水平

和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低技能

劳动力的职业层次，促进其进入高声望和中低声望职业。 鉴于此，建议加强就业服务，支持自主创业，
开展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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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国家人

口发展战略研究”（２２ＺＤＡ０９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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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任务。 根据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说，简单的、
程序性的、重体力的以及无特殊技能要求的岗位会被机器设备替代，从事此类工作的劳动力，
即低技能劳动力，将面临“技术性失业”，从而产生转岗就业需求。 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不断

完善，但是大部分企业仍然将学历作为判断劳动者能力的主要标准，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

动者在人－岗匹配过程中常常遭遇学历歧视，这加剧了转岗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 ２０２３》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比重为 ７５．９％。 国家高

度关注这个庞大群体的就业问题，２０２３ 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

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中提出“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的要求。 如何助力低技能劳动力

就业、避免发生规模性失业，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２４ 年）》①显示，２０２３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达到

４２．８％，数字经济的影响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在扩大就业、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数字经济发展为被机器替代的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转岗就业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尝试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以及对不

同类型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异质性影响，探究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在数字经济发展对低

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检验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在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

劳动力职业转换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层次变

化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

影响，又能够为政府制定促进充分就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２　 文献综述

关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替代效应的角度展开分析。
相关研究发现，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入了大量机器人，机器人能够按照指令完成常规性、
程序性任务，降低了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ａ），并且随

着工作岗位技能要求提高，进一步抑制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被机器替代的劳动力难以找到

新的工作。 另一类是从创造效应和互补效应的角度展开分析。 相关研究发现，创造效应直接

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以 ５Ｇ、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衍生出新业态和新职业（丁述磊、张抗私，２０２１），这些新业态和新职业成为低技能劳动力新

的就业“聚集地”；互补效应间接提高了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随着科技进步和经

济结构转型升级，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日益增加，由于高技能劳动力从事家务劳

动的机会成本较高，以家庭外部消费的方式在劳务市场上雇佣低技能劳动力帮助自己完成家

务劳动成为高技能劳动力的首选，因此，市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会随着对高技能劳

动力用工需求的增加而增加，Ｇｏｏｓ 和 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７）使用英国数据分析发现，低收入的体力

劳动者和高收入的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同时增加。

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２４ 年）》 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ｉｃｔ． ａｃ． ｃｎ ／ ｋｘｙｊ ／ ｑｗｆｂ ／ ｂｐｓ ／
２０２４０８ ／ ｔ２０２４０８２７＿４９１５８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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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重体力高强度职业和低技能重复性职业（比如驾驶、物流分拣和仓库管理等职

业）中纷纷出现“机器替代人工”的现象（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２３），这些被机器替代的低技能劳动

力面临转岗就业的问题。 在传统就业模式下，低技能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通常只能

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工作，这类工作稳定性差、替代性强，低技能劳动力需要频繁在不同地区或

雇主间切换。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较低且缺乏技能培训，低技能劳动力的

就业上升通道并不顺畅，并且随着低技能岗位缩减，从事社会底层工作的低技能劳动力向下

兼容的就业空间所剩无几（Ｂｅｌａｎ 等，２０１０）。 可见，关注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至关重要。
２０１７ 年，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２０１９ 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吸

纳就业能力显著提升，２０１８ 年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岗位为 １．９ 亿个，这些岗位的就业人数占

当年总就业人数的 ２４．６％，同比增长 １１．５％，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的增速①。 《２０２２
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显示，２０２２ 年全国有 ６２４ 万骑手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

入②，其中超七成为高中及以下学历③；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全国各地网约车平台共发放网约车驾

驶员证 ６３３．４ 万本④，超六成网约车司机为高中及以下学历⑤。 学界对数字经济就业拉动作

用的认识基本达成一致，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低技能劳动力，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其职业转换

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一是已

有研究尚未考虑被机器替代的低技能劳动力“何去何从”；二是已有研究未直接分析数字经

济发展能否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以及职业层次提升。 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一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深入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

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二是基于职业声望分类，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

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层次变化的影响。
３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３．１　 数字经济发展与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生活状态（蔡昉，２０１５）。 随着数字

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大量“人类主导、技术辅助”的新兴就业岗位纷纷涌现，低技能劳

动力会通过进入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来改善原有生活状态。 推拉理论认为，工作机会的增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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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人民网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２０１９ 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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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凤凰网科技发布的“美团发布 ２０２２ 年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６２４ 万骑手通过美

团获得收入”，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ｃｈ．ｉｆｅｎｇ．ｃｏｍ ／ ｃ ／ ８ＮｍＫ５ｖｕｚＸＣ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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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配送外卖了吗？”，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１６３．ｃｏｍ ／ ｄ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９ＯＫＨ７ＩＮ０５３６ＳＱ１Ｒ．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于中国新闻网发布的“截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６３３．４ 万本”，获取网

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３ ／ １１－２０ ／ １０１１４９０６．ｓ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目前全国职工总数 ４．０２ 亿

人左右”，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８ ／ ＡＲＴＩ３ＹＪｏｏＧｉＧｖｎ２ｃｊｘ４ｔ１ＲｑＷ２３０２２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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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水平的提升会形成吸引劳动者流入的“拉力”。 伴随直播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蓬

勃发展，工作方式、地点和时间变得更加灵活自主，这些灵活就业岗位用工门槛低、就业吸纳

能力强，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拉力”。 基于 ２０２３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

估算结果显示，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规模约为 ６５００ 万人，其中，７８．５３％的就业者没有专

业职称或技术等级（李培林等，２０２３）。 可见，数字经济发展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新模

式。 此外，成本收益理论认为，劳动者会在充分权衡成本和收益后做出职业转换决策。 数字

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收益和降低成本来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一是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优化了就业市场的供需路径，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增加了劳动者找到工

作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二是互联网信息平台增加了信息供给量，提高了信息获取

时效性，从而降低了劳动者职业转换的信息获取成本。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３．２　 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中介作用

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获得工作的概率和收入水平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数字

经济发展无论是通过创造效应和互补效应增加用工需求，还是通过提高边际生产效率影响社

会工资水平，都会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鉴于此，本研究探讨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在

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影响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首先探讨就业效应的作用机制。 创业是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

供信息共享平台、“互联网＋”就业新模式以及新型融资渠道等方式助力低技能劳动力创业。
通常来讲，创业行为受信息资源和融资渠道制约。 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低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自媒体、朋友圈等媒介获得大量创业信息，极大地缓解了

信息约束；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有效缓解了融资约束，在数字经济时代，智能风控技术的加入

降低了传统风控技术对人工审批的依赖，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提升了风险把控能力，从而有

效支持了个人或者小微企业贷款，例如“贷免扶补”创业担保贷款，资金支持对于低技能劳动

力创业至关重要，马光荣和杨恩艳（２０１１）发现，农民创业与获得金融支持息息相关。 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ａ：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就业效应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其次探讨收入效应的作用机制。 学界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面尚未达成

一致。 有学者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了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用工需求，而短期内

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会导致劳动者收入降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２０２０ｂ）。 也有学

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增加劳动者收入（杨飞、范从来，２０２０）：一是数字经济通

过机器辅助人力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产出规模，从而提高劳动者名义收入水平；二是数字经

济通过资本－劳动再配置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商品成本，从而提高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三是

数字经济下的灵活就业方式打破了传统就业模式对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直播平台为劳动者提

供了足不出户赚取收入的机会，多渠道增加了劳动者收入，从而缩小了不同人力资本劳动者

之间的收入差距。 长期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高劳动者收益，从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

业转换。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收入效应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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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与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生产流程被细化分解，许多工作任务得

到极大简化，劳动者只需简单培训即可快速上岗，借助机器设备完成工作，部分岗位的技能门

槛有所降低（Ｄｏｗｎｅｙ，２０２１），为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提供了可能。 然而，数字化、智能化生

产场景需要劳动者熟练操作机器实现“人机交互”，无论是使用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还是配

合机器设备完成流水线作业，都需要劳动者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操作能力。 这些企业在招

聘时更加重视人－岗适配度，会抛开学历滤镜关注应聘者的内在能力和技能水平，此时应聘者

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不再是仅有的两个筛选指标。 Ｌｕｋａｓｚ 等（２０２３）发现，企业招聘要求

开始朝着个人内在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方向调整。 招聘要求的调整提高了低技能劳动力职

业转换的可能性，内在能力较强或拥有技能培训经历的低技能劳动力可以借助数字经济发展

获得更多职业转换机会。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３ａ：内在能力在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３ｂ：技能培训在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４　 研究设计

４．１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研究使用的低技能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ＣＦＰＳ 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开展访问，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和非经济福利，样本覆盖 ２５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反映了中国社

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情况。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

ＣＦＰＳ 数据展开分析，分别将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作为基期（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为与之对应的下一期），构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期数据。 根据

研究需要，本文选择 １６～５９ 岁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无效

样本与缺失值后，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 ３３２２０ 个。 本研究使用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①。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在 ＣＦＰＳ 问卷中对应题项为“您在这份工

作中具体做什么事情？”，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比较其在基期和下一期所属职业是否发生变化。 在

基准回归中，本研究通过比较受访者在基期和下一期的职业类型来表征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变量：如果两期所属职业类型不同，则认为发生职业转换并赋值为 １；反之，则认为未发生职业转

换并赋值为 ０。 在进一步探讨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层次变化时，本研究首先依据职业声望将所

有职业划分为高声望职业、中高声望职业、中低声望职业和低声望职业 ４ 类②，然后通过比较受

①

②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ｉｄｆ．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 ｙｊｃｇ ／ ｚｓｂｇ ／
５１３８００．ｈｔｍ。
高声望职业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高声望职业为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低声望职业为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低声望职业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职业代码中“其他”按照缺失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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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在基期和下一期所属职业声望类型，将样本划分为职业声望提高、职业声望不变和职业

声望降低 ３ 类，如果职业声望提高则认为受访者实现了职业层次提升，本研究将其界定为“向
上流动”并赋值为 １，其他情况则赋值为 ０。

本研究将基期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究基期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

下一期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反

向因果问题。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涵盖的内容较为丰富，难以用单一指标表征。 参考已有研

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度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是较为科学和规范的做法。 本研究选用地级

市层面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数字技术、数字创新和数字金融 ３ 个维度构建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指数，数值越大代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其中，数字技术使用互联网用户

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量和人均邮政业务量度量；数字创新使用研发（Ｒ＆Ｄ）经
费、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和发明数度量；数字金融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度量，该数据来

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与核心解释变量一样，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也都使用基期数据。 参考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

换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从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工作特征、城市特征 ４ 个

层面选取控制变量（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两期所属职业类型不同＝ １；两期所属职业类型相
同＝ ０ ０．４５ ０．５０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１．６１ ０．６２
控制变量
　 年龄 受访者在调查年份的年龄（岁） ４１．６３ １０．９０
　 性别 男性＝ １；女性＝ ０ ０．５２ ０．５０
　 婚姻状况 有配偶（包括已婚和同居） ＝ １；无配偶（包括未

婚、离婚和丧偶）＝ ０ ０．８８ ０．３３

　 户籍性质 非农户籍＝ １；农业户籍＝ ０ ０．１６ ０．３７
　 受教育年限 未上过学＝ ０；小学＝ ６；初中＝ ９；高中 ／ 中专＝ １２ ７．４１ ４．０３
　 医疗保险 参加医疗保险＝ １；没有＝ ０ ０．６７ ０．４７
　 养老保险 参加养老保险＝ １；没有＝ ０ ０．９２ ０．２７
　 人口密度 所在城市人口密度（百人 ／ 平方公里） ４．７２ ３．５２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所在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取对数 １４．９５ ０．６６
　 房地产投资 所在城市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１３．１０ １０．３７
　 城市夜间灯光 所在城市夜间灯光亮度均值（ｎＷｃｍ－２ｓｒ－１） ０．９４ １．６３
　 第三产业产值 所在城市第三产业产值（万亿元） ０．０７ ０．１５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后文表

格资料来源同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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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个体特征包括低技能劳动力基期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户籍性质。 人力资

本使用低技能劳动力基期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操作化指标。 工作特征使用低技能劳动力基期

的参保情况予以表征，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保情况：医疗保险对应题项为“您是否享

有以下医疗保险？”，回答“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含一老一小保

险）、补充医疗保险、新型乡村合作医疗”赋值为 １，回答“以上都没有”赋值为 ０；养老保险对

应题项为“您是否参保了以下一种或几种养老保险项目？”，回答“离退休后从所在机关或事

业单位领取离退休金、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老农

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赋值为 １，回答“以上都没有”赋
值为 ０。 城市特征包括低技能劳动力基期所在城市的人口密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房地产

投资、城市夜间灯光和第三产业产值。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４．２　 模型选择

由于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为二分类变量，故本研究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分析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模型设定如公式（１）所示：

Ｌｏｇｉｔ（Ｙ）＝ ｌｎ ｐ
１－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β０＋β１Ｘ＋β２Ｚ＋μ （１）

其中，Ｙ 为被解释变量，即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ｐ 表示低技能劳动力发生职业转换的

概率，１－ｐ 表示低技能劳动力未发生职业转换的概率；β０ 为截距项，β１ 和 β２ 为待估参数；Ｘ 为

核心解释变量，即城市数字经济发展；Ｚ 为控制变量；μ 为残差项。
为探究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影响中的作

用机制，本研究参考江艇（２０２２）文章中提到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运用公式（２）、公式（３）和
公式（４）开展中介效应分析：

Ｙ＝ ｃＸ＋ｅ１ （２）
Ｍ＝ａＸ＋ｅ２ （３）

Ｙ＝ ｃ′Ｘ＋ｂＭ＋ｅ３ （４）
其中，Ｍ 为中介变量，即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其对应变量的具体操作化方法详见后文

“６．１ 基于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机制检验”部分；ａ、ｂ、ｃ、ｃ′为待估参数，其中，ｃ 和 ｃ′分别为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ｅ１、ｅ２、ｅ３ 为残差项。
为探究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影响中的作

用机制，本研究参考江艇（２０２２）文章中提到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公

式（５）所示：
Ｙ＝λ０＋λ１Ｘ＋λ２Ｄ＋λ３ＸＤ＋ε （５）

其中，Ｄ 为调节变量，即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其对应变量的具体操作化方法详见后文

“６．２ 基于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的机制检验”部分；λ０ 为截距项，λ１、λ２、λ３ 为待估参数；ε 为残

差项。
５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５．１　 全样本回归：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估计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

响。 如表 ２ 所示，在逐步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几率比虽略有下降但



　 ５ 期 原　 新　 王丽晶　 方守林　 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吗？ ８９　　　

始终大于 １ 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

正向影响较为稳定。 这是因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刺激企业扩大生

产规模，从而增加用工需求，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第二，数字经济能够突破传统就业

模式和固定办公场所对人的束缚，改变传统雇佣理念和就业观念，创新就业模式，从而使低技

能劳动力通过灵活就业模式和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第三，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产生关联

带动作用，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伴随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高技

能岗位需求的增加，消费型服务业岗位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上述结果表

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 １ 通过检验。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１．２４∗∗∗ 　 １．２３∗∗∗ 　 １．２２∗∗∗ 　 １．１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６）
年龄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年龄平方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性别 １．１７∗∗∗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婚姻状况 ０．８２∗∗∗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户籍性质 １．４６∗∗∗ １．４０∗∗∗ １．３９∗∗∗ １．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医疗保险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０５） （０．０５）
养老保险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０３） （０．０３）
人口密度 １．００∗∗∗

（０．０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０２

（０．０２）
房地产投资 １．００

（０．００）
城市夜间灯光 ０．９８

（０．０１）
第三产业产值 １．００∗∗

（０．００）
常数项 ４．５２∗∗∗ ３．８４∗∗∗ ３．７８∗∗∗ ２．８８∗

（０．９２） （０．７５） （０．６３） （１．２３）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注：①表中汇报的是各变量的 ＯＲ 值。 ②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③∗∗∗、∗∗、∗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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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３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研究

对象界定标准。 已有文献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部分文

献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界定为低技能劳动力，本文据此更换研究对象的界定标准，筛
选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３ 列（１）所示。 第二，更换核心解释

变量测度方法。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熵值法重新

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３ 列（２）所示。 第三，更换估计模型。 为避

免计量模型带来的结果偏误，本文使用 ＯＬＳ 模型和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３ 列（３）和列（４）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均显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

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变量

更换研究对象
界定标准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测度方法

更换估计模型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１．１８∗∗ 　 １．７８∗∗∗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２）
常数项 ４．０８∗∗∗ ３．０９∗∗ ０．７５∗∗∗ ０．６４∗∗

（１．６０） （１．４２） （０．０９） （０．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５５２６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Ｒ２ ０．０６

　 　 注：①列（１）和列（２）汇报的是各变量的 ＯＲ 值，列（３）和列（４）汇报的是各变量

的回归系数。 ②列（１）和列（２）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列（３）和列（４）括号内

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５．３　 内生性处理

在基准回归中，本研究通过考察基期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下一期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

转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但是，因数据可得性

而导致的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问题也不容忽视。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展

开进一步分析，选取各城市 １９８４ 年每百万人邮电所数量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历史上邮电所曾是人们进行信息沟通的主要途径，其通过提供通信服务培养了人们

的信息沟通习惯，邮电所数量较多的城市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从这个意义

上讲，选取每百万人邮电所数量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满足了相关性条件；另一

方面，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信息沟通不再局限于邮电所，历史上的每百万人邮

电所数量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微乎其微，从这个意义上讲，选取每百万人邮电所

数量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满足了排他性条件。



　 ５ 期 原　 新　 王丽晶　 方守林　 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吗？ ９１　　　

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为 ３ 期混合截面数据，只选用历史上单一年份的每百万人邮电所数量

作为工具变量难以进行检验，因此需要对现有工具变量进行调整。 本研究通过引入一个随时间

变化的变量来调整工具变量，即构造各城市 １９８４ 年每百万人邮电所数量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数（与时间有关）的交互项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工具变量。 本研究使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

行检验，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其中，列（１）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有

显著影响，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列（２）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本研究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内生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１） （２）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０．５２∗∗

（０．１１）
１９８４ 年每百万人邮电所数量× 　 ０．１０∗∗∗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０．００）
常数项 ２．２０∗∗∗ －０．４４

（０．０９） （０．３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６３６４ ２６３６４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９２７．４７∗∗∗

ＷＡＬＤ 检验 　 １７．０２∗∗∗

　 　 注：①表中汇报的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②括号内数据为标

准误。

５．４　 分样本回归：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类型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

分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类型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

更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实证依据。 为此，本研究按照年龄①、性别、婚姻状况、户籍性质和地理

分区②对样本进行分组，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表 ５ 列（１） ～列（６）结果显示，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对不同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由于

各分组均显著，故本研究进一步计算经验 ｐ 值③以检验组间系数的差异。 结果显示，年龄组

①

②

③

本研究参考舒伯的职业发展理论（Ｓｕｐｅｒ，１９８０），将 ４５ 岁作为年龄组的划分界限。 该理论认为劳

动者在 ４５ 岁时进入职业生涯的维持阶段，此时，劳动者已经相对稳定于合适的职业发展领域，能
够凭借长久积累的技能持续在某个领域进行深耕，维持已经获得的成就、巩固现有的地位并力争

在本领域内继续提升。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

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重庆、四川、西藏、
广西、贵州、云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本研究通过自抽样（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 次计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经验 ｐ 值。 为节省篇幅，此处没

有呈现经验 ｐ 值，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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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 ｐ 值并不显著，表明不同年龄组的组间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组和婚姻状况组的

经验 ｐ 值显著，表明不同性别组和婚姻状况组的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５ 列（７） ～列（１２）
结果显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户籍性质和地理分区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存

在差异，其仅对农业户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

表 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ｓ

变量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４５ 岁及以下 ４５ 岁以上 男性 女性 有配偶 无配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１２∗∗∗ １．２３∗∗ １．１５∗∗ 　 １．３０∗∗∗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１１）
常数项 ３．０１ １３．３３ ４．０４∗∗ ２．２１∗∗ ３．３１∗∗∗ ０．８６

（２．７２） （５１．１９） （２．８２） （０．８０） （１．１４） （１．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８７９４ １４４２６ １７３７６ １５８４４ ２９１１２ ４１０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５

变量

户籍性质 地理分区

非农户籍 农业户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０．９６ 　 １．２５∗∗∗ １．１０∗∗ 　 １．４３∗∗∗ １．０４ ０．９１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４６）
常数项 ５．２８ ２．５５∗∗ ４．０５∗ １．３６ ４．９４∗∗∗ ７．５２

（６．３７） （１．１２） （３．３０） （１．５９） （２．３３） （１４．８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３３３ ２７８８７ ８４３１ ９９８２ ９９４４ ４８６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３

　 　 注：①表中汇报的是各变量的 ＯＲ 值，后表同。 ②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６　 进一步研究

６．１　 基于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机制检验

为考察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影响中的具

体作用机制，本研究使用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的方法进行检验。 对于就业效应，本研究构造

“创业”变量，具体使用劳动者是否创业来衡量，对应题项为 ＣＦＰＳ 问卷中的“您的这份工作是为

自己 ／ 自家干活还是受雇于他人 ／ 他家 ／ 组织 ／ 单位 ／ 公司？”，回答“自雇”认定为创业，回答“农业

打工、受雇和其他”认定为打工，若基期为打工、下一期为创业则赋值为 １，其他情况赋值为 ０。
对于收入效应，本研究构造“收入增加”变量，具体使用劳动者月收入是否增加来衡量，对应题项

为 ＣＦＰＳ 问卷中的“过去 １２ 个月，把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实物补贴都算在内，并扣除税和五险

一金，您这份工作一般每月的收入是多少？”，通过比较基期和下一期的收入水平，将样本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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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收入不变和收入减少 ３ 类，若收入增加则赋值为 １，其他情况赋值为 ０。
表 ６ 列（１）结果显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列（２）结果显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创业活动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列（３）结果显

示，创业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即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推动劳动者创业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究其原因：一是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电商平台和直播行业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
从而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基础；二是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社会互动性，能够形

成创业成功示范效应，其影响可以辐射至周边人群，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通过创业实现职

业转换。 表 ６ 列（１）、列（４）和列（５）结果显示，收入增加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低技能劳

动力职业转换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劳动者收入促

进了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究其原因：一是数字经济加速了企业管理扁平化，通过减少中

间环节实现降本增收，使低技能劳动力进行职业转换有利可图；二是数字经济有助于“信息红

利”分享，能够降低低技能劳动力获取信息的成本和职业转换的代价，从而加速劳动要素流

动。 综上，假设 ２ａ 和假设 ２ｂ 通过检验。

表 ６　 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变量

低技能劳动力
职业转换

创业
低技能劳动力

职业转换
收入增加

低技能劳动力
职业转换

（１） （２） （３） （４） （５）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１．１７∗∗∗ １．０８∗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６）
创业 １．８７∗∗∗

（０．１９）
收入增加 １５．２６∗∗∗

（３．４６）
常数项 ２．８８∗ ０．００２∗∗∗ ３．４４∗∗ １．６１ ０．７８

（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５７） （０．５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２５

６．２　 基于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的机制检验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影响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见表 ７）。 内在能力方面，本研究参照美国职业信息网络 Ｏ∗ＮＥＴ 的

能力划分以及宁光杰等（２０２３）的研究，使用 ＣＦＰＳ 数据，构建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低技能

劳动力的能力水平，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其中，认知能力采用字词、数学、“记住主要

事情”等问题的测试结果来衡量；非认知能力采用“社会地位自评”“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感
到情绪低落”“对未来信心程度”等问题的回答来衡量。 本研究对客观指标和自评主观指标

进行统一处理，全部转化为正向指标，使之具有可比性。 每级指标权重与该级指标个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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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赋权于每个指标。 以一级指标为例，其包含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个指标，故二者的

权重各为 ５０％，二级指标以此类推，最终采用简单线性加权方法计算低技能劳动力的能力水

平，并将其划分为高能力水平、中等能力水平和低能力水平 ３ 个等级①，进而相应生成 ３ 个虚

拟变量。 技能培训方面，２０１６ 年的 ＣＦＰＳ 中包含技能培训经历调查，对应题项为“是否参加过

技术技能培训”“是否拥有专业技术证书”“是否参加过非学历教育”，本研究据此生成“技能

培训”变量，将受访者曾参加过技术技能培训或拥有专业技术证书或参加过非学历教育赋值

为 １，其他情况赋值为 ０。

表 ７　 内在能力和技能培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１．１７∗∗∗ １．１１ 　 １．１８∗∗∗ 　 １．１５∗∗∗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４）
高能力水平 ０．６４

（０．３２）
中等能力水平 ０．７６∗∗

（０．０９）
低能力水平 １．３２∗∗

（０．１６）
技能培训 ０．６９∗∗∗

（０．１０）
高能力水平×城市数字经济 １．４８∗∗∗

发展 （０．１９）
中等能力水平×城市数字经济 １．０６
发展 （０．０８）

低能力水平×城市数字经济 ０．９４
发展 （０．０７）

技能培训×城市数字经济 １．１２∗∗

发展 （０．０６）
常数项 ２．８７∗∗ ３．３８∗∗ ２．５２∗∗ ２．３４∗∗

（１．２３） （１．５２） （１．１２） （０．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１３７０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表 ７ 列（１）中交互项“高能力水平×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几率比大于 １ 且在 １％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能力水平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 列（２）中交互项“中等能力水平×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几率比虽不显著，但仍可以看

① 本研究依据能力水平的三分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高、中、低 ３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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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中等能力水平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趋势。 列（３）中交互项“低
能力水平×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几率比不仅不显著而且小于 １，呈现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阻

碍低能力水平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趋势。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

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促进作用在能力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群体中表现得更明显，这是因为

具有更高能力水平的劳动力通常从事非程式化工作，这类工作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能

够增强劳动力在职业转换过程中的竞争力。 此外，列（４）结果显示，交互项“技能培训×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的几率比大于 １ 且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拥有技

能培训经历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提升内

在能力和参加技能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会因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而得到更多的职业转换机

会，假设 ３ａ 和假设 ３ｂ 通过检验。
６．３　 基于职业声望分析低技能劳动力职业层次变化

前文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 那么，城市数

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进入更高层次的职业呢？ 本部分将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
当低技能劳动力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通过职业转换提升社会声望进而获得认

同和尊重便成为他们的新需求，恰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 鉴于此，本研究基

于职业声望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层次变化的影响（见表 ８）。

表 ８　 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层次变化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变量
向上流动 高声望职业 中高声望职业 中低声望职业

（１） （２） （３） （４）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１．１７∗∗∗ 　 １．１４∗∗∗ ０．８７ 　 １．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２）
常数项 ３．６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９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３３２２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３

　 　 本研究分别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层次提升（向上流动）的影

响，以及对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不同声望职业的影响。 表 ８ 列（１）结果显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能够显著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提升职业层次，即实现“向上流动”；列（２）和列（４）结果显示，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进入高声望职业和中低声望职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３）
结果显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进入中高声望职业并无显著影响。 这是因为：
第一，高声望职业中包含企业负责人，低技能劳动力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提供的金融信贷、交易

平台等数字化便利实现自主创业，成为企业负责人并进入高声望职业；第二，中高声望职业主

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由于知识壁垒的存在，低技能劳动力难以在短期内达到这类职业的

技能要求，故进入这类职业的可能性较小；第三，中低声望职业中包含提供“接触型”服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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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育婴员、护理员等）的职业，这类职业具有门槛低、上手快的特点，数字经济发展使这类职业

的供需双方在网络平台上便可实现快速对接和精准匹配，而且这类职业需要人与人之间亲密

接触，短期内难以被机器取代，因而非常适合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者进入。

７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聚焦低技能劳动力，理论分析并借助 ＣＦＰＳ 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其职业

转换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户籍、东部

地区、中部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三，就业效应和收入效

应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大众创

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第四，提升内在能力和参加技能培训的低

技能劳动力会因为数字经济发展而得到更多的职业转换机会；第五，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

低技能劳动力提升职业层次，进入更高声望的职业，尤其是高声望和中低声望职业。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就业服务。 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破除劳动力市场的信

息障碍，整合就业信息资源，弥补低技能劳动力在获取信息、整合信息方面的欠缺，拓宽其就

业信息搜索渠道。 建议使用大数据绘制劳动力“数字画像”，通过数据比对为其提供精准化

就业信息推送，提高职业匹配效率。 建议完善新就业形态的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平台劳动规

则透明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第二，支持自主创业。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个体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充分

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通过提供更低成本和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来满足低技能劳动力自

主创业的资金需求。 具体来说，可以为符合条件的特定群体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项目，例如

初创个人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助力其实现自主创业；对于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

营的人员，可以适当予以政策倾斜，降低创业门槛，例如实施定向减税、普遍性降费政策，或提

供创业经营场所租金补贴、一次性开办补贴等。
第三，开展技能培训。 建议推动各类教育、科技、文化机构在线上共享教育培训资源，使

有技能提升需要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随地在线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建议结合产业发展情况、企
业用工需求以及当前社会需求定向开展技能培训，例如开展网约配送、直播销售等培训项目，
减少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适应时间，增强其职业转换信心。 建议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
以农民为例，建议持续推进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通过开展智慧农业应用系列专题培训活

动，让移动终端成为新型“农业工具”，数据要素成为新型“农业生产资料”，“互联网＋”成为

新型“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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